从“教完了”到“学会了”——《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如何重塑我的教学观

陈奕敏
作为一名在讲台耕耘多年的英语教师，我曾长期陷入一种熟练的疲惫：精心备课、清晰讲解、反复练习、严格测试——这套流程看似严谨，却总在面对学生迷茫的眼神或僵化的应用时，感到一阵无力。我们似乎总在匆忙地“覆盖”教材，却很少驻足审视，知识是否真的穿越了时间的走廊，从我的教案走入了学生的生命。直到遇见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泰格的经典之作《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它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剖析了我教学实践中那些隐而不察的症结，并系统性地提供了一套名为“追求理解的设计”的解决方案，引领我的专业思考从“如何教”的层面，深入到“为何而教”与“何以为证”的本质追问。

该书的核心革命性思想在于其提出的“逆向设计”三阶段模式。这彻底颠倒了传统的备课逻辑。作者犀利地指出，许多教师习惯于从教材内容与喜欢的教学活动出发，最后才随便找些方法评估，这极易导致“活动导向”或“教材覆盖导向”的教学——课堂热闹，但目标模糊。威金斯和麦克泰格要求设计者首先明确预期结果：学生应该理解什么？能够做什么？哪些核心概念是持久的？接着，思考哪些证据能够证明学生达到了上述理解；最后，才是规划具体的教学活动。这一“以终为始”的框架，迫使我作为设计者，必须首先成为思想的叩问者：我这堂课、这个单元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是记忆一系列语法规则，还是在真实语境中为特定目的进行有效沟通？当我将“学生能用地道英语为校园开放日做向导”作为单元最终目标时，整个设计过程豁然开朗，所有词汇、句型、文化点的学习都自动围绕着这个“表现性目标”组织起来，教学活动不再是孤立的碎片，而是支撑终极表现的阶梯。

本书对我启发至深的，还在于其对“理解”一词深刻而多维的界定。它远非简单的“知道”或“复述”。作者提出的“理解六侧面”——解释、阐明、应用、洞察、神入、自知——为我搭建了一个评估学生是否真懂的立体网格。过去，我可能满足于学生能“解释”现在完成时的构成。但在UbD框架下，我会进一步追问：他们能“阐明”这个时态在英汉思维差异中的意义吗？能“应用”它正确描述个人经历吗？能“洞察”到说话者使用此时态可能隐含的特定意图吗？甚至能“神入”地体会一个过度使用现在完成时以显得更国际化的非母语者的心理吗？这套侧面不仅丰富了评估的维度，更从根本上重塑了我的教学目标设定。它让我明白，教学的最高追求，是培养学生可迁移的、能在陌生情境中灵活运用的深刻理解力，而非惰性的知识。

在评估方法上，《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大力推崇“真实性评估”与“表现性任务”。这直指传统标准化测试的软肋——它们往往测量的是碎片化、去情境化的知识。书中倡导的任务，如设计方案、撰写报告、进行辩论、创作作品等，要求学生像学科专家一样思考和行动。在我的英语课堂上，我尝试将一次普通的“环保话题”单元，转化为“为社区设计一个英语环保倡议并演讲”的任务。学生需要研究、策划、撰写演讲稿、制作视觉辅助工具并最终展示。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技能（读、写、说）、批判性思维、合作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浑然一体。评估的重点从“有无错误”转向了“是否有效达成了沟通与说服的目的”。这种评估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学习。

然而，将UbD理论付诸实践绝非易事，尤其在现有教育生态中。它要求教师投入大量时间进行前期设计，深刻反思学科本质，并敢于挑战“讲得多=教得好”的传统观念。初期，我曾遭遇设计耗时过长、任务与学生现有能力脱节等困境。书中关于“大概念”的筛选指导，以及“基本问题”的设计策略，为我提供了关键工具。例如，围绕“语言是如何塑造并反映文化认同的？”这一基本问题组织单元，能让零散的语言知识点获得凝聚的灵魂和探索的张力。

尤为可贵的是，本书并非一套僵化的技术模板，其背后蕴涵着浓厚的人本主义教育哲学。它强调理解的自省侧面，倡导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它重视学生的兴趣与先前经验，将教学设计视为引导探索的“线索”而非控制的“脚本”。这提醒我，在追求理解的道路上，教师不仅是知识的设计者，更是学生思维的导游和理解的促进者，需要持续倾听、反馈并调整自己的教学。

总体而言，《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是一部能够真正“改造教师思维”的著作。它没有提供立竿见影的教学技巧，却授予了一套更为根本的设计原理与思考工具。对我而言，阅读和实践UbD的过程，是一次深刻的专业觉醒。它让我从日复一日的教学惯性中抽离，以设计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课堂，将教学的关注点从“我教了什么”坚定地转向“学生到底理解了什么，并能智慧地做什么”。这条路道阻且长，但它指向了一个更接近教育本质的方向：培育具有持久理解力和真实行动力的学习者。这本书不仅是我书架上的指南，更已成为我教学哲学中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